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同学彭先步二三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翁德宝

 数十年岁月，几重缘份
         彭先步和我是大学同学，在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1977级本科班同窗四年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多的交集，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我们都在南京七中读书，他在四年级，我在五（甲）班，比我低两个年级，彭先步的姐姐则和我是同班同学，所以，我们又是中学校友。1968年我们上山下乡了。我在宝应县最南面的子婴河公社插队，而彭先步则在宝应县偏北的黄埔公社落户。南北相距十公里，苏北大运河一线连，相通相连的是当年“老三届”共同的命运。更为巧合的是，彭先步的太太孟于白曾经和我同在一家单位工作。1976年底，我从宝应县返回南京，分配在新街口南京纺织品公司工作，同批分配报到的有七人，其中就有来自宝应县黄埔公社的孟于白。在集中学习，承担一些辅助工作之后，我们又被分配到纺织品公司下属业务部门。
         回忆数十年前的往昔旧事，人与人之间如点如线的相关性，显示了人生曲折的偶然性和必然性，唯有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。
珍惜宝贵的读书机会，显示才华
         当年南师生物系1977级本科班共有61人，分为1班、2班这是因为生物专业课程大都含有实验课，实验室不能同时容纳太多的学生开展教学。我在1班，彭先步在2班，61名同学每个人经历身份差异显著，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年龄在18-20岁，是近几年高中毕业生；四分之三的同学为“老三届”，这其中有一半以上属“老三届”高中生，其他为“老三届”初中生，我和彭先步均为“老三届”高中生。“老三届”大多数人均有上山下乡、接受再教育的艰苦生活经历，渴望读书，渴望深造，是共同的愿望和心声。拨乱反正，全国恢复高考幸运地跨入大学校园，所以非常珍惜宝贵的读书机会。
         那时候，同学们对学习时间抓得很近，都非常自觉，很少发生上课迟到、旷课的事情，生物专业课程内容量相当大，有许多知识要点必须记忆掌握。因此，课后自习是始终不能放松的。晚饭后，我们通常前往图书馆看书，如占不到座位，则多跑一段路到教室去，我和彭先步经常在图书馆或教室见面，然后各自看书温科，有时也会就教材中某些内容和问题小声讨论一番。彭先步在农村曾担任高中物理教师，理科知识基础好，个人学习理解能力较强，我和他相处，互相探讨学习中的问题，能明显感到他个人具有的特点和优势。
           彭先步还有一项优点，动手能力强。经典植物学实验徒手切片，显微镜下观察植物细胞形态结构，并完成绘图。他做切片很成功，往往一次两次就能获得合格的切片，有些同学刀法不熟练，反反复复切，未必能顺利完成。由于实验课时间紧迫，无奈之下就找彭先步多切几步，以解燃眉之急，他也乐于助人。
          四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毕业分配，彭先步由于学习成绩优秀，被留校在生物系担任老师，他的实验动手能力在任教以后科研工作中充分发挥出来，在生物系遗传教研室工作期间，他勤奋努力科研上不断取得业绩。
四十年前随园事，愿反宁海赏叶黄
          一年前，2016年春天，彭先步突然通过微信告知同学们，他患了脑癌，已顺利做了手术切除，术后病情稳定，表示有信心能战胜病魔，会积极配合治疗，相信能够康复，并发来数张照片。那是他坐在家中钢琴旁拍摄的，面部表情显示出一种乐观的情绪。同学们纷纷向他表示慰问和鼓励，祝愿早日康复，能够在10月的聚会时和老同学叙旧畅谈，然而，今年6月彭先步病情恶化危重的消息传来，令老同学们十分震惊和担心，祈祷奇迹能够出现，转危为安。
         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之下，回忆四十年前南师生物系同窗共读的往事，提笔记下上面的文字，最后口占一绝，以示心愿成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题  心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窗深迷沉痛中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苦忆笔端生悲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十年前随园事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愿反宁海赏叶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作者系彭先步中学校友大学同学）
